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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图/受访者提供】

02 一席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汤智勇

从地理角度，阐释“何以中国”

Q：首先请您谈谈新书《何以中国》，书名的由来是

什么？

A：这本书收录了我从2015年到2024年这十年

间的文章。为什么叫《何以中国》呢？你看“中国”这

两个字，最早代表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城，也就是首都，

以后慢慢扩大到全国，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名

称，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历史学者，我要梳理自身

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当然，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一个人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不现实的，我是研究历史地

理的，所以就从我的专业出发，梳理和讨论“何以中

国”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立

发展且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原因何在？这就与地理环

境有关。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北面是西伯利亚，东

边是太平洋，南面有热带丛林，西面有青藏高原。这样

的地理特征，为我们创造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公元前

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打进了印度，却无法进入中国，

他被高原、高山挡住了。自古以来我们都能自给自足，

从而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中国物产丰富，外界对我们有很强的需

求，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产生的。外国人经此从中国获

得丝绸、茶叶、陶瓷等，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域外的物品

和知识，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既能保持

独立性，也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这样才能保持绵

延不绝的连续性。

Q：地理环境的影响确实很大，比如同样面对海

洋，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A：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源自地中海，地中海不

大，而且周边都是人口稠密地区，无论是贸易还是

交往，坐船出海的距离都不会太远，具有明显的交

通优势。中国就不一样了，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

出去什么都没有。苏东坡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对

古人来说就是穷途末路了，还能再到哪里去呢？所

以海洋没有给古代中国提供多少财富，充其量有

“海盐之利”，但内陆有很多井盐，我们也不需要依

赖海盐。在没有现代保鲜技术的情况下，海产品无

法长距离运输，价值也不高。一直到实现工业化，

能够开采海底的石油、天然气，海洋才成为聚宝

盆。这些都离不开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

Q：《何以中国》虽然聚焦中国历史，视野却延伸至

全球。近年来全球史很火，您如何看待？

A：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

历史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讲世界史的时候不提中国，

讲中国史的时候不讲世界，仿佛两者是不相关的。全

球史就是要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来考察，把世界跟中

国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像我这一代学者

因为长期受的教育，还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往往缺乏这

方面的基础，外语也就懂一两门，研究全球史是远远不

够的。但是反过来，西方研究全球史的专家学者对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又不够了解，我读过几本流行的全球

史著作，涉及中国的部分好多地方都是错误的。因此，

虽然我认为当前的全球史热、历史热本身是件好事，但

是我们不要满足，要真正写好全球史、构建全球史观，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二字从何而来？

中华文明为何成为世界上唯

一延绵未断的古老文明？在

新作《何以中国》中，历史地

理学家葛剑雄以地理为钥，

从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等

多重视角，系统论述中华文

明的起源与传承，为理解“中

国 ”提 供 了 一 条 独 特 的 路

径。在他看来，地理既是命运

的框架，也是理解的起点，而

自己的学术之路，也不会因为

年近八旬而停顿。80岁，会是

他学术生涯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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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要普及，但不全靠讲故事

Q：收录在《何以中国》的文章大多深入浅出，是为

了面向公众吗？

A：历史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普及研究成

果。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取得了最新的研究成

果，但公众往往还停留在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上。但

是你不能怪公众，你不能说我出了重要的专著，任务就

完成了，你不能要求公众都来看你的专著，对不对？我

们应该去普及。

普及有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学术界的非本专业学

者。比如我在历史学界，那么我的研究成果就要向文

学、哲学、美学还有理工科普及。今天学科分得很细，

一个专家，哪怕是院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但对其他领域未必熟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

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甚至只要你认字，读得懂

书，我们都要普及。比如我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

史》，属于学术专著，后来撰写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约

30万字，主要面向非历史专业学者。最近我又写了一

本《中国人口三千年》，薄薄的一本，那就是谁都能看懂

的了。我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也是这样。

Q：有人认为要让大众喜欢历史，必须用讲故事的

方式，您怎么看？

A：历史学者首先还是要尊重历史，这是底线。大

众喜欢听历史故事，也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当

然很好。但故事跟真实的历史毕竟是不同的，对不

对？我是不讲故事的，这不是历史学者的责任。那么

不讲故事的书能不能吸引公众来看？我认为是可以

的。我最近出的这套书，包括《何以中国》《四海之内》

《普天之下》等，都是大家看得懂的。我那本《统一与分

裂》多次重印，估计印了20多万本，到现在也没听人说

不好看、看不懂。

Q：读您的文章、听您的讲座，经常有耳目一新的

感觉，感到您的历史普及确实不是为了讲故事。

A：我前面说过，历史学者的任务是要把最新的研

究成果普及给公众，那就必然会纠正一些所谓的“常

识”。怎么纠正呢？要把细节告诉大家。比方大运河，

从宏观上说，它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大动脉，这没问题，

但历史学者也要告诉大家，大运河的运力是有限的。

为什么？因为大运河到了山东境内，从济宁到临清这

一段，比其他河段高出40米左右，为了行船，在这一带

建了40多个船闸。古代又没有机械，开关船闸要靠人

工，效率不高。所以朝廷规定，要优先保证运粮船过

去，然后才能轮到商船。而且也不是谁都能在运河上

行船。我查了三四十种明清时期的史料，发现有严格

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亲王才能从运河上走。这些细

节讲出来你就明白了，运河的货运量有限，它最重要

的职责是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以确保京城地区的

粮食供应。

追求无止境，80岁是新起点

Q：您最近还出了一本《谭其骧学术传记》，我们都

知道谭其骧是您的恩师，能谈一谈这本书吗？

A：当初出版社搞了一个选题，要从各个学科里选

一位顶尖学者，为他写学术传记。历史地理学界就选择

了谭其骧先生。谭先生的确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

开创者和奠基人。由于我之前写过《悠悠长水：谭其骧

传》，所以这次就受托写谭先生的学术传记。我与谭先

生除了师生之谊，还有一段很密切的关系——从1980

年开始，我就担任谭先生的助手。那时候谭先生因为中

风已经不良于行了，我跟他朝夕相处，对他的学术思想、

道德品格，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以由我撰写谭先生的学术传记是比较合适的。

Q：您觉得谭先生最值得后世学者学习的地方是

什么？

A：谭先生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也一

辈子为国家服务，服从国家利益。这是我跟谭先生相

处十几年感触最深的。我经常说历史事实本身是客观

的、中立的，但历史学家是有国界的，要服从国家利益。

Q：最后请您谈一谈，您在学术上有什么规划吗？

A：我都快80岁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退休20

年了（笑），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精力、有能

力做一些工作。我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

馆馆长，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同时呢，我还在复旦大学

带研究生，承担一些科研任务，每年也要上报学术成

果。

我现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我过往的

研究，像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变迁，已经有了比较满意

成果的，我要多做学术普及的工作。最近出的这几本

书，比如《何以中国》《也是读书》，还有即将出版的一本

历史地理学的讲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我还会

思考一些新问题。去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人类

文明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物质层面，一条是精神层

面。这方面我刚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有精力的话要

好好做下去。这个题目做好了，应该是我个人研究的

一大突破。至于其他的，就要留给年轻人去做了。

Q：但您还是很关注前沿学科的，今年7月份还参

加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能谈一谈您对AI的看法吗？

A：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文社会科学分论坛

上面做了个演讲，题目是“人文应该成为AI的灵魂”。

我在会上说了，人文还将引领未来、引领科学技术。我

认为现在存在一种不重视人文、贬斥人文的倾向，甚至

出现了一些反智的言论，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全

世界都有这个倾向。我认为这需要我们人文学者进行

思考，出来说一些话。我在2025上海书展上也讲，我

们的未来不能被资本、技术绑架。现在有人片面强调

科学技术，夸大它的作用，其实是站在资本、技术的立

场上的，而人文学者要站在人类的价值立场上。所以

我一直提醒我的同行、学生，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

势，要起到用人文来引领科学技术的作用。我想我没

有精力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但是我可以思考，提出看

法。未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投入历史地理，就像我

今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说的：“时

空无限，学术无涯。我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

的目标，80岁是新起点。”


